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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李公朴

“社会大学”是夜校，有些职业青年晚上不能来

陶行知李公朴在重庆
创办星期学院

□胡平原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
办的“晓庄师范”，在上海创办的“山海
工学团”“报童工学团”，在重庆创办的
“育才学校”“社会大学”轰动全国，闻
名遐迩。但是，如果说到他和李公朴
先生在重庆创办的“星期学院”，相信
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

协调学习时间
星期学院就这样创办了

1946年1月15日，在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下，
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同年2月10日又创办
了星期学院，比社会大学晚了20多天。

星期学院上课地点在民生路151号《民主报》营业
部楼上。为什么要创办星期学院呢？因为社会大学开
学后，从周一到周六每晚6点30分至9点50分上课，
后又改为每晚7点至9点。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
汇处，当时两条江上没有一座大桥，而过江轮渡每晚9
时就收班，市郊学生下课后已无法过江，不少社会大学
学生没法坚持学习。还有在报社做校对、在小学做教
师、在电信部门当工人的青年，如李汝农、刘诺夫、李庆
林、韩公陶、杨清声、杜竹君等虽在市区工作，也因上班
时间等原因，虽在社会大学报了名，但也很难坚持每天
按时到校听课。

一些同学就向陶行知和李公朴述说这些困难。陶
先生历来热心教育，对青年十分爱护，听说大家学习有
困难，当时正值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又
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因此陶行知、李公朴就决
定创办星期学院，以满足进步青年的学习愿望。他说：

“社会大学是夜校，有些职业青年晚上不能来，只有星
期天才有时间参加学习，现在办个星期学院就能解决
问题了。虽然大家每周只学习一天，但只要坚持学以
致用，同样可以学好。”于是，他和李公朴做负责人，并
指定当时住在《民主报》营业部楼上的社会大学教务员
翁维章兼做星期学院的行政事务工作，负责聘请教师，
组织学习。就这样新年刚过，星期学院就办起来了。

躲避当局检查
星期学院改名星期研究会

社会大学学生多，要分系；星期学院学生少，学习
时间有限，因此不分系。该学院每周日上午、下午各上
四个小时的课，每门课程两小时。开学时，翁维章宣布
了校方决定，课程内容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四科，
都在同一天的上午、下午分别进行授课。2月10日星
期学院开学后，就是按照这个安排进行的。各门课程
的授课老师是：政治教师张友渔、经济教师许涤新、法
律教师何思敬、文学教师何其芳。每门课程都从专业
基础理论讲起，有学术性，有深度。

全校近30名学生学习热情很高，中午绝大部分人

只在街头小食店吃碗阳春面或啃个烧饼，然后就回到
教室等候上课。下午上完课出来，街头的路灯都亮
了。遗憾的是，一个多月之后，由于时局动荡，有些老
师因参加政治活动而无暇前来授课，有的又离开了重
庆，因此，除张友渔的政治课外，其他科的老师经常更
换。法律课则由现职律师林亨元等人轮换着来讲授，
文学课也不可能固定由一人担任，何其芳不能来，就请
田汉、安娥、丁易等来讲课。就在星期学院开学约一个
半月后的3月末，教务员翁维章上课时突然宣布：遵照
陶行知校长的指示，即日起，星期学院更名为星期研究
会，并立即更换了印章。在宣布更名时，翁维章只简单
说了几句继续学习的话，未作更多的解释。事后，大家
才从他那里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3月19日那天，教育局的官员奉教育部指
示去管家巷社会大学检查，指责学校没有正式履行备
案手续，没有充分的筹备金，没有校舍，太简陋，不符
合起码的大学标准，应予停办。陶校长当即顶了回
去，“‘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
别是在中国，不需要洋房、基金、立案之类的东西，需
要的是新的大学之道。说我们‘陋’则不同意。《陋室
铭》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们社会大学有热心
的教授，有好学的青年，有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
何陋之有？”陶校长的驳斥虽使前去检查的官员理屈
词穷，但他们并没因此善罢甘休。事后，陶行知和李
公朴很自然地想到了星期学院，如果让国民党当局知
道还办了个星期学院，必然会找借口刁难，于办学十
分不利。因此，陶校长决定换一个名称，将星期学院
更名为星期研究会，不给对方留把柄，因为研究会之
类的群众团体当时随处可见。当然，名字改了，学习
计划仍按原定的进行。

1946年4月10日，陶行知离开重庆去上海，跟随
他多年的教务员翁维章随行。星期学院（星期研究会）
的学生坚持学习的热情依然很高，大家推举田钟灵接
替翁维章为同学办事，负责聘请教师，组织学习。当时
田钟灵是班上年龄最小者，又是报社记者，时间安排上
比较自由。而在此之前，田钟灵曾在由郭沫若领导的
重庆杂志联谊会办的政论性小报《联合三日刊》做过校
对，与编委马寅初、邓初民、施复亮、李公朴、张雪岩、吴
藻溪、夏白等都见过面，一旦请其中的人来讲课，人家
不会感到陌生，而张友渔则是田钟灵在社会大学新闻
系就读时的老师。

陶行知去上海后，参加学习的同学仍有近30人，
学习仍按惯例进行。1946年五六月间，由于抗战时
期内迁重庆的外地公教机关陆续迁回原来的城市，在
那些公教机关工作的同学也相继随原单位离去，学生
一下子降到十余人。于是，大家在坚持学习的同时，
也小心谨慎地相互介绍一些人来上学，但人数经常只
保持在20人左右。那时追求进步、渴求知识的青年
是很多的，但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不得不严加
提防。因此，除非是比较了解的人，他们是不敢轻易
介绍谁来参加学习的，学生人数也就不可能有很多。
社会大学开学时，四个系的学生也就100多名，其原
因也在此。

星期学院坚持上课到六七月份，又出现了新情
况。《民主报》设在民生路的营业部撤销了，楼上租赁的

房屋退还给了房东，星期学
院的教室没有了。于是，学
生只好转到管家巷28号育
才学校去上课。在那里授课
的有张友渔、沙汀、苏永扬等
人。

管家巷育才校舍也是社
会大学上课的地方，地处偏
僻小巷，但随着政治形势的
变化，那里也不甚安全。于
是，星期学院开始实行游击
战术，不断变换上课地点，特
别是到了1946年底更是如
此。

田钟灵的工作量也增大
了许多：往往是确定上课地
点后，田钟灵先去曾家岩中
共四川省委机关（即周公馆）
向张友渔老师或别的老师报

告，然后再一处处通知上课的同学。那时除了在民生
路、管家巷这两处上过课外，他们还在基督教女青年会
楼上、保安路社交会堂原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教室上过
课。其中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课的次数比在别的地
方多些。抗战结束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迁回上海，上
几届的校友在原址办了个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性质的民
治新闻学校，负责人是民盟骨干或共产党员，借教室很
容易。在那里讲过课的，除张友渔老师外，还有邓初
民、焦敏之。此外，田钟灵还和民治新闻学校负责人李
维羲、项扬惠一起，用两个组织联合邀请的名义，由田
钟灵去邓初民的住地半山新村，请他专门到民治新闻
学校作过一次政治形势报告，以增强进步青年对民主
革命必胜的信念。

中共大力支持
星期学院有不少党员教师

星期学院（星期研究会）从1946年2月开学，到
1947年2月奉党组织指示离开重庆到梁平一所中学
为止，办学为时一年。来学院学习过的校友50多人。
先后来上过课的老师有张友渔、邓初民、许涤新、何思
敬、林亨元、田汉、何其芳、沙汀、安娥、董作宾、焦敏之、
苏永扬、丁易等。

《民主报》营业部楼上有一个近20平方米的空房
间，星期学院成立前只每周六晚上有音乐家夏白领导
的民主合唱团在那里练歌（星期学院成立后，其中部分
人成了星期学院的学生）。而翁维章则住在大厅旁边，
他每周一至周六为社会大学的事已够辛苦了，在那儿
上课不致使他过于劳顿。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
的原因，就是分散一些不易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民生
路虽然地处市中心，街道却陡而窄，小商店多，行人川
流不息，几十个人来去不引人注意，远比管家巷安全方
便，当时史良大姐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路过这里都常
到楼上小坐歇脚，民盟中央还在楼上最里面的一间屋
开过常委会。而僻静的管家巷自社会大学在里面上课
后，国民党特务一直盯得很紧，教务员翁维章只好堵在
门口一个个辨认是否是学生，不认识的还要出示学生
证。同学们下课后经过长长的小巷常常是结伴同行，
有时还要护送老师到大街上之后才分手，到了后来情
况自然就更加严重。

星期学院得以长期坚持下去，主要靠中共四川省委
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友渔的支持，教师大多是中共安排
的党员教师。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陶校长
病逝之后，政治形势逐渐紧张险恶，但张友渔无论怎么
忙、处境怎么危险，仍坚持每周来讲课，从不中断。偶然
因特殊原因不能前来，他也叫机关通讯员按时送个便条
来通知。记得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那天，学员们
正在管家巷28号社会大学一间教室等候他来上课，省
委机关通讯员突然送来了张友渔的便条，上面写道：“杨
竞并其他同学：听说今天有暴徒来，我得在家里等他
们。”后面是一个草书的签名。张友渔不仅自己坚持上
课，还为他们推荐党员教师。焦敏之、苏永扬就是经他
推荐，由田钟灵去请来的。他还不断地对田钟灵进行安
全教育，对青年极为关怀。每周上课前，田钟灵去省委
机关向他报告上课地点出门时，他总要叮嘱：“对面情况
复杂，最好从左面围墙绕道回去。”省委机关左面是任家
花园，围墙很高，有小路绕道通大街，围墙附近没有人
家，可以避过街对面特务的监视、跟踪。在这方面，他不
仅口头教育，还身体力行地示范。

1946年11月的一个周日下午，张友渔老师正在民
治新闻学校的一间教室为学员讲课，天渐渐黑下来了，
田钟灵去开灯，他立即制止叫不要开。因为教室距大街
近，门前又是个可以随意出入的敞坝子，灯光会引来注
意的目光。正是张友渔老师的经常提醒，学员们即使参
加民主活动也小心谨慎，且不打星期学院的招牌。李公
朴、闻一多先生追悼会筹委会、陶行知先生追悼会筹委
会是打出了牌子的，因为陶行知、李公朴两先生是星期
学院的负责人，但使用的都是“星期研究会”这个名称，
排名紧靠在社会大学后面，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样一来，国民党当局始终不知道陶行知除创办
了社会大学之外，还办了个星期学院。正像社会大学
一样，星期学院也是陶行知先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四
川省委的支持下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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